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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海上交通要道，自古以来便是移民

迁徙的主要目的地。根据考古研究，早在公元前后，华人就在

马来世界留下踪迹。随后，在中外古籍如《岛夷志略》《诸蕃

志》《马来纪年》等文献中，均有关于华人移民流连马来地

区定居、经商的记载。晚清时期，由于中国华南一带地瘦人

稠，战争与自然灾害频发，加之殖民者经济开发的需要，出

现了大批闽粤百姓移民马来半岛的热潮。据估计，1881-1930

年间到达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约为 830万人[1]。随着新移

民的大量南渡，中华文化被带入并广泛传播，深深扎根于马

来社会，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本土色彩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。

那么，中华文化为何能够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？马来西

亚华人又是如何保留并发扬这些文化传统？在全球化语境

下，中国应以何种方式开展马中双边文化交流，促进中华文

化在马来西亚的长效传播呢？鉴于此，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华

人的中华文化传承情况进行具体的考察，以提升我们对马来

西亚华人文化的了解，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在文化交流中的特

殊作用。

略论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华文化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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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广西民族大学		广西壮族自治区		南宁		530007）

【摘要】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体，在马来西亚特殊的文化环境影响下，历经适应性调试后，呈现出

有别于原乡的文化形态，本土特色鲜明，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的产物。本文拟从文化传承视角出发，

在梳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形态的基础上，分析其传承的原因，审视其面临的处境，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华侨

华人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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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华人文化传承的主要形态

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华社的传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

变过程，概而论之，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，

具体论述如下：

一是混合型传承。峇峇娘惹文化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传承

代表。峇峇娘惹又称土生华人，泛指15世纪初期定居在马

六甲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一带的明朝人和当地马来族妇女

结婚后所生的后代，男性被称作峇峇（Baba），女性则被称为

娘惹（Nyonya）[2]，与大批在中国出生而新移入的华人华侨相

对，他们是华人社会中土生土长的特殊次社会群体。他们在

政治上效忠于殖民地政府；在文化上糅合中华文化、马来文

化及欧洲文化于一体，生成了独具特色的“混血”文化。尽

管其文化中掺杂了多种文化元素，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诸多

承袭至今的中华文化传统。在名字上，峇峇娘惹依然保留了

华人的姓氏，并沿袭了中国人的取名习惯，虽然已经很少有

人懂得他们的中文姓名拼读，更多用闽粤方言拼写代替，但



- 071 -

 文化新融通
WENHUAXINRONGTONG

其中仍然有不少人熟知其姓名的寓意；在日常生活中，峇峇

娘惹族群仍保留着大量的中华传统习俗如披长袍、穿布鞋丝

袜、戴布帽、留辫子及社会礼仪、婚姻丧葬、祭拜祖先等，几

乎完全依据着中国的传统方式[3]。此外，在手工艺术领域，

娘惹们亦常常使用中国民间风俗中特有的八仙、十二生肖图

案进行珠绣创作……名目繁多的礼俗体现着该族群对中华

文化传统执着地坚持和追求。

二是延续型传承。延续型传承具有覆盖面广、形式内容

复杂多样的特点。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中，广泛流传着的华

人文化大多承袭自其祖籍地的文化。然而，鉴于马来西亚当

地与祖籍地气候条件、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，

这些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调整，以适应马来

西亚的本土环境。部分文化在形式上虽有所创新，却依旧坚

守着传统的文化精髓，例如宗族活动在敬宗收族的形式上

虽有所变动，但依旧维系着祖籍地的文化内核。另外，一些习

俗则因气候、地理环境变化而变化，如除夕围炉的传统在马

来西亚并未得到完全保留，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改良原乡元宵

节“抛柑”风俗，独创“抛香蕉”“抛榴莲”、互换联系方式

等新型“抛柑”民俗。此外，部分文化习俗的功能也发生了转

变，例如红白喜事，如今它们不仅承载着古代农村的传统礼

俗，在华人社群中还承担起了筹集文化教育经费的新功能[4]。

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此类文化传承仅改变外在形式，内在本质

大都始终如一。

三是重构型传承。重构型传承，顾名思义，是指在继承

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展开文化重构，进而创造出

全新文化的过程。古庙游神民俗在马来西亚的发展，就是中

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大例证。根据柔佛古庙建立的历史背

景，可推知马来西亚新山古庙游神多源自中国潮汕地区“营

老爷”民俗，是一项民众为祈愿新年平安、兴旺发达所举办

的神灵祭祀庆典。如今，在马来西亚却有另一番发展光景。不

同于潮汕非统一的地方性神灵崇奉及游神仪式，马来西亚柔

佛古庙首创“五帮共庆”的游神格局，仅供奉洪仙大帝、玄

天大帝、感天大帝、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五尊主神，并因地

制宜，结合当地发展需要将上述神明分别交由潮州、福建、

客家、广肇、海南“五帮”各自负责奉祀出游。同时，在游神

活动中植入马来查宾舞、神马舞、印度舞、锡克舞等多元族

群表演文化，将传统游神活动打造成了跨帮群、超方言群的

本土化神人嘉年华盛会，在马来西亚成为华人族群文化代表

性品牌。2012 年，时任首相纳吉布亲赴柔佛出席众神夜游活

动，颁布国家文化遗产证书，并宣布将柔佛古庙游神盛会列

入州政府工作日历中，成为该州主要旅游项目[5]。自此，柔佛

古庙游神文化正式得到马来西亚国家层面的认可，成为马来

西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计划向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

化遗产发力，这在以伊斯兰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环境中，实属

罕见。

二、中华文化跨境传承的可能性

从上述列举的若干传承类型可知，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

华人社会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向心力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

三：

第一，马来西亚华人数量多，人口占比高。纵观整个东

南亚，马来西亚紧随新加坡之后，拥有全国人口中占比极

高的华人群体，马来西亚华人成为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

族群。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（Department	 of	 Statistic	

Malaysia）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4 年全国人口达

3400万，其中马来人约占 58%（19720000人），华人约为

22.6%（7684000人），印度人占 6.6%（2244000人）[6]。这一

数据表明，尽管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比较独立时期有所下降

（1957年独立时达 37.16%），但与东南亚其他国家，尤其同为

海岛国家的印尼华人3%的人口比例相比较，马来西亚华人人

口规模比例还是非常可观的。

民族社会学认为：“在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

总人口中，每个族群所占比例是决定族群关系最重要的因

素。人多则势重，这一因素无论在历史上凭靠武力夺取自然

资源的时代，还是今天凭靠选票的多少来决定权力分配的时

代，人口相对规模始终是影响族群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。”[7]

在马来西亚，华人族群始终是第二大族群，对社会稳定和经

济发展建设有着重要作用。诸多华人文化传统得以在马来西

亚落地并实现持续发展便与其人口优势的加持息息相关，接

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始终是保存文化的有利条件。

第二，马来西亚拥有较为完整、成熟度较高的华人文化

传播和发展机制。首先，在华文教育领域，传承和弘扬传统

文化必须通过母语教育才能真正实现。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

统计数据，目前马来西亚共计拥有约1300所华文小学、60

余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4所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华文高等教育

机构，展现出了坚实的教育基础与可观的规模。除此之外，

还有153所国民小学及78所国民改制型中学开设有华文课

程，进一步拓宽了华文教育的范围。同时，16所师范学院亦

开设了中小学中文教师相关培训课程，致力于提升华文教育

的师资力量[8]。部分综合性大学如马来亚大学、博特拉大学

等也设有中文系，全国学习华文学生人数众多，甚至包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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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马来人、印度人等非华裔学生。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这

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，源源不断地为马华社会培养和输送大

量华文知识精英，以充实华人文化建设队伍，延续文化发展

传承。

其次，在华文传媒领域，华文报刊是传递中华文化的重

要媒介。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历史悠久，实力雄厚。据最新统

计资料显示，马来西亚华社共有14家华文报刊处于发行状

态，包括《星洲日报》《中国报》《南洋商报》与《东方日报》

等，此外，还有一家专注于华文报业领域的上市企业——世

界华文传媒集团。这些报纸的日均发行量接近 90万份，拥有

广泛的读者基础，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[9]。在马

来西亚族群政治背景下，华文报刊除进行新闻报道外，还具

有维护华人发展权益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大使命。美国著名

学者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（B.Anderson）曾指出，想象的第二

根源在于报纸和市场之间的关系，“民族的印刷语言”都具

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。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促

使大量人群得以采用新颖且深刻的方式展开自我深入反思，

并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[10]。华文媒体作为印

刷资本主义的产物，通过不断地报道文化相关新闻内容，持

续传播族群文化符号，引领读者步入一个由报纸媒体塑造的

族群想象空间，进而将此种想象转化为读者稳固的经验与记

忆。因此，在马来西亚各地域居住的华人群体，通过阅读华

文媒体，能够共享一套文化价值观，从而滋生出一种身为华

人“族群”内部“自家人”的认同感。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华

人社群内部的凝聚力，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华人文化传承

共同体的憧憬与认同。

再次，华人社团凝实团结，具有深厚的凝聚力。马来西

亚华社有上千个社团，目前数量仍在增加，华人对成立社团、

进行集体活动的热情有增无减。内容、形式各异的社团在维

护华人文化发展权益、保护和发展华人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

要的作用。例如1983 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、马来西亚华校教

师总会（简称“教总”）、马来西亚华董事会联合总会（简称

“董总”）、马六甲总商会等十几家华人社团联合起来，代表马

来西亚华社表达了华人社团意见，并提出华人社团相关诉求

和建议。该行动引发了热烈反响，在华人社团的积极争取下，

使得华人文化在困难之时仍能拥有一定的发展空间。

第三，中国的崛起及马中双边关系的增强客观上推动了

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根据统计数据分析，近年来，中国

经济地位的变迁尤为显著。自2010 年起，中国已跃居世界第

二大经济体之列，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不足2%

攀升至当前的接近 9%。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，

而且在世界出口产品中的占比亦有所上升，中国经济每增长

一个百分点，对国际经济产生的影响大约在0.1%至 0.4% 之

间[11]。从全球范围来看，“中国崛起”这一主题也在过去十年

中频繁占据国际新闻报道的显要位置。中国的崛起，对马来

西亚尤其是华人来说，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利好含义。在

经济上，长期以来中国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，

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，两国的经贸联系也将进一步深

化，这将直接有助于当地经济以及华人社会的发展；在文化

上，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也将带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，为

获取更多机会，马来西亚掀起了汉语学习热潮，更多中国文

化产品被引入马来西亚，在一定程度上为华人文化传承营造

了良好的氛围。

三、文化传承难点与挑战

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文化发展情况，马来西亚

华社有着完整高效的文化传承发展机制，华人文化发展之路

较为顺利，但也存在着一些隐忧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西方文化影响力有增无减，新生代华人面临文化认

同难题。历史上处于社会文化发展先进阶段的国家和民族,

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居于主导地位，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

马来西亚历史进程、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形塑有着十分深远的

影响。如今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，以欧美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

明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[12]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在远离中华

文化母体环境中延续发展起来的，本就存在着“先天不足”

的缺陷，历经数代更替，年轻一代华人与祖籍地联系渐少，

文化渊源亦在不断减弱。

二是华人社会内部有分化趋势，社团组织活动形式对青

年缺乏吸引力。就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来说，数量庞大的华人

社团组织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，社团数量多反映出华人集

体活动意识强，参与积极性高；另一方面，也反映出华人社

团缺乏协调合作的问题。此外，由于目前社团主要领导人普

遍较为年长，且后备接班人才培养乏力，社团活动组织形式

大都沿袭旧例，缺乏创新，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，造成

部分乡团出现后继无人、活动停滞不前的现象，若放任其继

续发展下去，长此以往将对文化传承产生不利影响。

四、结语

20世纪 90 年代，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提出了闻名

中外的“文化中国”理论。根据其界定，“文化中国”可划分



- 073 -

 文化新融通
WENHUAXINRONGTONG

为三个层次不同却彼此关联的“意义世界”。

第一个意义世界囊括了中国、新加坡等共享“族群认同、

语言、历史及世界观”的国家与地区；第二个意义世界覆盖了

从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至太平洋区域，乃至北美、欧洲、拉丁

美洲及非洲等全球各地的华人社群；至于第三个意义世界，

则广泛包含所有在国际范畴内从事中国问题研究、关注中国

文化现象的学者、知识分子、独立作家、媒体工作者以及广

大读者与听众群体[13]。从他对“三个意义”世界的划分中，

不难发现华人在建构“文化中国”进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
当前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的大背景下，中马两国在开展双

边合作交流的同时，深化文化交流和价值观认同显得尤为必

要。华人与中国在语言习俗、历史文化、亲缘血脉、经贸往来

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历史渊源，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

做出了特殊贡献，是中外交流的和平使者。由此，我们更应

积极发挥华人在双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，加强与华人华侨及

侨乡的联系，共享文化交流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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